
奧
運
魅
力
除
了
獎
牌
競
爭
之
外
，
最
動

人
之
處
是
背
後
的
感
人
故
事
。

美
國
游
泳
名
將
菲
比
斯
，
在
一
百
米
蝶

泳
敗
給
新
加
坡
小
將
史
高
寧
，
此
子
八
年

前
北
京
奧
運
才
十
三
歲
，
當
年
他
以
小
粉

絲
身
份
得
與
偶
像
合
照
，
從
此
立
下
決
心
要
走

偶
像
的
路
，
結
果
八
年
後
在
巴
西
奧
運
力
撼
偶

像
，
奪
得
該
項
金
牌
。
在
賽
後
記
者
招
待
會

上
，
記
者
向
菲
比
斯
提
出
有
關
破
紀
錄
的
問

題
，
菲
比
斯
答
，
這
問
題
不
要
問
他
，
要
問
剛

贏
了
他
的
小
子
。

菲
比
斯
得
奧
運
二
十
三
面
金
牌
已
經
是
破
了

紀
錄
，
金
牌
多
添
一
面
或
失
落
一
面
，
數
字
於

他
已
經
不
再
重
要
。
長
江
後
浪
推
前
浪
，
一
個

受
到
他
啟
發
的
孩
子
，
追
隨
他
的
人
生
奮
鬥
軌

跡
，
英
雄
出
少
年
，
而
且
還
能
超
越
自
己
，
沒

有
比
這
更
值
得
高
興
。

朝
鮮
女
子
乒
乓
球
小
將
金
宋
依
，
世
界
排
名

五
十
的
她
，
面
對
世
界
名
將
，
毫
無
懼
色
，
過

關
斬
將
，
以
其
堅
韌
的
耐
力
，
發
揮
高
超
的
削
球
技
術
，

一
球
一
球
削
出
個
銅
牌
，
令
人
眼
前
一
亮
。
即
使
面
對
一

姐
丁
寧
的
強
攻
，
她
竟
然
是
韌
度
十
足
，
打
一
球
也
削
足

幾
十
板
，
其
艱
難
可
想
而
知
。

在
金
宋
依
身
上
，
我
們
看
到
朝
鮮
的
民
族
性
，
國
家
在

國
際
上
受
到
排
擠
，
人
民
在
艱
苦
環
境
中
，
磨
礪
堅
毅
的

意
志
，
着
實
令
人
感
動
。

自
古
英
雄
出
少
年
，
鮮
有
英
雄
在
暮
年
。
一
批
被
稱
為

﹁
大
媽
運
動
員﹂
的
選
手
在
今
屆
奧
運
現
身
，
包
括
四
十

一
歲
烏
茲
別
克
體
操
運
動
員
、
五
十
三
歲
盧
森
堡
女
乒
乓

球
手
和
六
十
一
歲
澳
洲
馬
術
名
將
。

運
動
競
賽
是
體
能
的
挑
戰
，
一
把
年
紀
還
有
能
力
與
年

輕
運
動
員
一
較
高
下
，
說
明
平
日
持
久
的
鍛
煉
，
體
能
已

打
破
了
年
齡
的
極
限
，
其
鬥
志
和
毅
力
，
值
得
後
輩
尊

敬
。
運
動
不
是
選
美
，
沒
年
齡
之
分
，
能
者
居
之
。

奧
斯
卡
金
像
獎
，
梅
麗
史
翠
普
得
最
佳
女
主
角
，
沒
有

人
稱
呼﹁
大
媽
影
后﹂
；
希
拉
里
競
選
總
統
，
沒
有
人
會

說
她
是﹁
大
媽
總
統﹂
；
為
何
參
加
奧
運
，
會
有﹁
大
媽

運
動
員﹂
之
稱
，
是
否
帶
有
歧
視
？

少年英雄與「大媽」

﹁
吃
貨
，
指
貪
吃
的
人
，
多
指
喜
歡
吃
各
類
美

食
的
人
，
並
對
美
食
有
一
種
獨
特
的
嚮
往
、
追

求
，
有
品
味
的
美
食
愛
好
者
、
美
食
客
、
美
食

家
。﹂在

百
度
詞
條
用
網
絡
時
代
的
新
詞
對
號
入
座
，

竊
喜
地
發
現
自
己
也
算
得
上
是
一
枚
資
深
吃
貨
了
。

而
作
為
一
枚
資
深
吃
貨
，
我
尤
其
喜
歡
一
些
普
通
人

的
味
覺
不
易
接
受
的
味
道
，
比
如
魚
腥
草
，
比
如
榴

槤
，
比
如
藜
蒿
，
比
如
香
椿
。
尤
其
是
香
椿
，
是
我
每

年
春
季
的
最
愛
。

如
今
在
粵
地
吃
上
產
自
江
南
的
香
椿
也
極
容
易
。
甫

一
上
市
，
便
很
快
地
從
產
地
空
運
而
來
，
我
便
歡
喜
地

忙
不
迭
地
趕
去
市
場
買
回
，
自
己
動
手
做
香
椿
拌
豆

腐
、
香
椿
炒
雞
蛋
…
…
生
怕
錯
過
了
這
時
令
菜
的
味

道
。還

有
同
一
季
節
給
予
吃
貨
的
福
利
：
榆
錢
。
清
炒
榆

錢
、
榆
錢
煎
蛋
，
再
加
上
捎
帶
而
來
清
香
甘
甜
的
國
槐
花
，
涼
拌

槐
花
、
槐
花
糕
、
槐
花
麥
飯
…
…
那
些
淺
白
的
細
碎
，
簡
單
地
成

為
舌
間
美
味
。
還
有
朋
友
從
鄉
下
帶
來
的
自
家
產
的
蜂
蜜
，
清
清

淡
淡
的
甜
，
兌
水
喝
之
，
齒
頰
間
瀰
漫
開
花
兒
的
甜
美
。

整
個
春
天
吃
喝
的
，
都
是
小
時
候
的
味
道
。

記
得
小
時
候
跟
着
父
親
經
常
搬
家
，
每
次
新
家
所
住
的
都
是
平

房
，
房
子
周
圍
總
是
有
大
片
大
片
的
空
地
，
父
親
總
是
在
空
地
種

滿
各
類
蔬
菜
：
春
天
的
韭
菜
、
菠
菜
、
木
耳
菜
；
夏
天
的
絲
瓜
、

苦
瓜
、
黃
瓜
；
秋
天
的
辣
椒
、
白
菜
、
豆
角
；
冬
天
的
萵
苣
、
胡

蘿
蔔
…
…
在
分
明
的
季
節
裡
，
蔬
菜
的
酸
、
甜
、
苦
、
辣
各
守
其

味
，
甚
至
於
不
用
舌
頭
的
味
蕾
分
辨
，
單
憑
鼻
子
的
嗅
覺
，
閉
眼

就
能
聞
出
眼
前
的
蔬
菜
品
種
。

每
當
菜
盤
子
裡
頻
繁
地
出
現
胡
蘿
蔔
的
時
候
，
咀
嚼
中
就
有
了

新
年
的
味
道
。
父
親
單
位
食
堂
的
四
川
廚
師
最
喜
歡
在
切
胡
蘿
蔔

的
時
候
哼
哼
：﹁
胡
蘿
蔔
，
蜜
蜜
甜
，
看
到
看
到
要
過
年
，
兒
子

想
吃
肉
，
老
子
沒
有
錢
…
…
。﹂

小
時
候
的
蔬
菜
，
能
吃
出
季
節
的
酸
和
甜
，
也
能
從
中
品
到
生

活
的
苦
和
辣
。

不
知
道
從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
我
們
餐
桌
上
的
蔬
菜
再
也
沒
有
了

季
節
的
變
化
。

在
恒
溫
大
棚
的
幫
助
下
，
只
要
你
想
吃
，
你
的
菜
盤
子
隨
時
可

以
穿
越
四
季
，
奉
上
你
想
吃
的
蔬
菜
。
當
然
，
蔬
菜
的
味
道
也
跟

着
穿
越
了
，
春
天
的
菜
保
不
齊
就
變
成
了
夏
天
的
味
道
，
或
者
直

接
穿
越
到
冬
季
。
各
種
化
肥
、
農
藥
成
了
蔬
菜
們
穿
越
的
助
力
。

於
是
，
四
時
鮮
蔬
也
不
守
時
了
，
我
們
的
胃
也
變
得
麻
木
起
來
。

幸
好
還
有
香
椿
、
榆
錢
、
槐
花
這
一
類
，
堅
守
在
自
己
的
季
節

等
着
時
令
到
來
。

女
兒
還
小
的
時
候
，
帶
她
回
鄉
下
過
年
。
彼
時
，
她
從
網
絡
上

的
農
場
一
下
子
走
進
了
外
公
的
菜
園
子
，
像
做
夢
一
樣
，
興
奮
地

雀
躍
着
摘
了
滿
籃
子
她
只
在
網
上
農
場
所
認
得
的
蔬
菜
。
等
到
菜

炒
好
端
上
桌
，
一
吃
之
下
，
女
兒
竟
然
懷
疑
起
自
己
的
眼
睛
和
舌

頭
，
不
相
信
吃
到
的
是
同
一
種
蔬
菜
：
那
些
未
施
化
肥
農
藥
又
應

時
的
蔬
菜
，
喚
醒
了
從
小
生
活
在
都
市
裡
吃
慣
了
大
棚
蔬
菜
的
女

兒
的
味
蕾
。

後
來
，
再
回
憶
起
童
年
，
外
公
的
菜
園
子
成
了
女
兒
最
美
好
的

記
憶
之
一
。
她
也
遺
傳
了
我
愛
吃
的
天
性
，
成
了
一
枚
嘴
饞
的
小

吃
貨
。
一
次
，
偶
然
地
在
長
洲
吃
到
鄉
下
阿
婆
種
的
蔬
菜
，
便
大

讚
：﹁
這
是
我
小
時
候
吃
過
的
味
道
！﹂
而
隨
之
又
多
了
些
許
迷

惘
：
可
是
，
還
是
差
了
一
點
點
什
麼
呢
？

我
知
道
女
兒
所
疑
惑
的
差
得
那
一
點
點﹁
什
麼﹂
。

隨
着
年
齡
的
增
長
，
遊
歷
的
增
多
，
也
隨
着
吃
貨
生
涯
的
愈
來

愈
資
深
，
我
喜
歡
吃
的
食
物
並
沒
有
新
的
變
化
，
能
讓
我
的
味
覺

感
到
愉
悅
並
能
勾
起﹁
小
時
候
的
味
道﹂
的
食
物
，
其
實
只
有
幾

樣
，
都
是
在
小
的
時
候
吃
過
的
。
覺
得
這
些
食
物
特
別
的
美
味
，

味
道
特
別
的
熟
悉
，
並
不
是
食
物
味
道
的
本
身
，
而
是
它
們
給
我

帶
來
的
回
憶
。

是
的
，
我
們
在
品
味
美
食
的
同
時
，
也
就
是
在
咀
嚼
我
們
心
底

深
處
最
原
始
、
最
純
真
、
最
柔
軟
的
記
憶
。

小時候的味道

挾
着
︽
寒
戰
︾
四
大
最
佳
金
像
獎
之
勢
而

來
，
再
加
上
泛
政
治
化
的
環
境
和
本
土
化
的

熱
潮
，
以
及
熱
議
中
的
恐
怖
分
子
元
素
，
荷

里
活
式
包
裝
的﹁
港
產
片﹂
︽
寒
戰II

︾
票

房
旗
開
得
勝
，
不
難
想
像
，
但
口
碑
似
乎
沒

有
上
集
好
，
這
可
能
是
期
望
過
高
所
致
。

︽
寒
戰
︾
留
給
我
的
印
象
，
是
一
部
具
大
格
局

的
荷
里
活
式﹁
港
產
片﹂
，
一
部﹁
好
看﹂
的
電

影
。
因
為
電
影
具
備
了
很
多﹁
好
看﹂
的
市
場
元

素
，
人
有
型
、
場
景
大
、
設
備
新
、
效
率
高
，
還

有
典
型
的
戲
劇
衝
突

︱
學
院
派
空
降
的
劉
傑
輝

︵
郭
富
城
飾
︶
和
經
驗
豐
富
的
李
文
彬
︵
梁
家

輝
飾
︶
代
表
了
警
隊
新
舊
兩
派
高
層
的
不
同
思

維
方
式
，
亦
代
表
了
兩
種
價
值
的
判
斷
，
結
果
，

﹁
新﹂
戰
勝
了﹁
舊﹂
，
講﹁
法
治﹂
的
劉
傑
輝

升
了
處
長
，
而
重﹁
人
情﹂
的
李
文
彬
憤
而
退

休
。但

到
了
︽
寒
戰II

︾
，
當
了
處
長
的
劉
傑
輝
形

象
蒼
老
了
許
多
。
電
影
開
始
不
久
，
已
升
了
警
務

處
長
的
劉
傑
輝
妻
女
遭
到
恐
怖
分
子
綁
架
，
逼
他

釋
放
已
跟
恐
怖
分
子
勾
結
的
李
文
彬
兒
子
李
家

俊
，
於
是
，
這
位
在
上
集
中
開
口
閉
口﹁
程
序
公

義﹂
的
新
生
代
處
長
居
然
放
下
處
長
身
份
，
親
自

駕
車
押
送
李
家
俊
到
警
察
總
部
，
在
其
正
處
退
休

前
休
假
的
父
親
李
文
彬
面
前
逼
供
，
還
動
手
把
對

方
打
到
鼻
子
流
血
。
接
着
，
又
親
自
押
送
李
家
俊

前
往
交
換
人
質
。

諷
刺
的
是
，
這
種
發
洩
私
憤
的
行
為
和
個
人
英
雄
主
義
的

作
風
跟
上
集
中
李
文
彬
為
救
其
兒
子
而
私
自
行
動
的
做
法
如

出
一
轍
，
但
在
電
影
中
居
然
沒
看
到
有
人
對
警
隊
最
高
層
濫

用
私
刑
提
出
質
疑
，
包
括
李
家
俊
的
父
親
，
不
是
講
人
權

嗎
？
導
演
到
底
是
想
說
明
，
鐵
漢
本
柔
情
，
還
是
人
性
的
弱

點
？
無
論
多
麼
正
義
、
幹
練
的
男
兒
到
了
涉
及
自
身
利
益

時
，
都
失
去
理
性
。
這
倒
比
上
集
空
談
什
麼﹁
核
心
價
值﹂

和
一
大
堆
口
號﹁
法
治
、
自
由
、
廉
潔
…
…﹂
更
具
內
涵
。

當
然
，
劉
傑
輝
因
私
自
行
動
在
立
法
會
上
遭
到
質
問
。
為

了
要
揪
出
綁
架
案
的
幕
後
黑
手
，
不
得
不
請
求
李
文
彬
復

出
，
並
協
助
破
案
。
當
中
還
帶
出
前
警
務
處
長
蔡
元
祺
︵
張

國
柱
飾
︶
和
有
心
問
鼎
特
首
的
律
政
司
司
長
︵
李
子
雄

飾
︶
醞
釀
的
奪
權
大
陰
謀
和
利
益
輸
送
等
等
。

顯
然
，
這
是
一
部
借
警
匪
片
包
裝
的
政
治
權
爭
片
，
但
為

什
麼
而
爭
？
利
益
或
正
義
？
都
含
糊
不
清
。
兩
部
︽
寒
戰
︾

暫
時
還
沒
有
為
劉
、
李
二
人
定
勝
負
、
功
過
或
忠
奸
，
顯
然

是
為
︽
寒
戰III

︾
留
下
伏
線
。

看《寒戰II》

現
今
香
港
政
治
氣
候
，
猶
如
半
年
前
台
灣
「
總
統

大
選﹂
時
，
總
找
到
熟
悉
氣
味
。
但
只
要
深
入
思

考
，
就
會
發
現
香
港
激
進
、﹁
本
土
派﹂
了
無
新

意
。﹁
台
獨﹂
、﹁
港
獨﹂
；
台
灣
優
先
、
香
港
優

先
；
台
灣
自
決
、
香
港
自
決
。
口
號
、
文
宣
設
計
、

理
念
均
是﹁
台
獨
A
貨﹂
，
均
是﹁
永
續
殖
民
化﹂
病

人
，
病
徵
當
然
是﹁
選
擇
性
的
歷
史
失
憶﹂
。﹁
港
獨﹂

論
述
理
據
薄
弱
，
不
接
地
氣
，
只
懂
自
圓
其
說
，
更
騎
劫

了﹁
革
命
精
神﹂
。
革
命
之
成
功
，
重
要
是
得
到
群
眾
應

同
。
從
前
泛
民
戰
友
，
今
時
今
日
只
能
出
來
喊
幾
句
、
拍

拍
照
、facebook

打
卡
，﹁
偽
支
持
、
堅
抽
水﹂
。﹁
港

獨﹂
話
題
，
不
斷
被
炒
作
，
甚
至
提
倡
在
中
學
開
設
中
學

生﹁
港
獨
關
注
組﹂
。
教
育
局
局
長
吳
克
儉
表
示
，
師
長

與
學
生
談﹁
港
獨﹂
問
題
應
在
基
本
法
框
架
下
。
學
校
還

不
到
半
個
月
開
課
，
老
師
可
以
以
「
合
法
、
合
理
、
合

情﹂
等
七
個
原
則
處
理
。
一
、
小
學
生
或
以
下
孩
子
，
心

智
未
成
熟
，
成
人
不
應
與
其
談
複
雜
問
題
；
二
、
中
學
生

和
年
輕
人
可
以
一
起
探
討﹁
港
獨﹂
問
題
，
應
從
合
法
、
合
理
、
合

情
角
度
；
三
、
合
法
：
以
法
理
為
框
架
，
以
基
本
法
為
基
礎
；
四
、

合
理
：
被
否
決
參
選
人
資
格
就
衝
上
台
、
講
粗
口
，
合
理
嗎
？
另
一

方
面
，
有
些
候
選
人
也
是
支
持﹁
港
獨﹂
，
但
仍
可
繼
續
參
選
，
合

理
嗎
？
五
、
合
情
：
從
香
港
歷
史
、
背
景
，
香
港
本
土
之
情
角
度
；

六
、
態
度
：
理
性
和
平
，
不
應
激
動
，
應
尊
重
別
人
；
七
、
方
法
：

現
在
議
會
和
街
頭
上
有
暴
力
行
為
，
不
論
觀
點
如
何
，
也
不
應
把
暴

力
合
理
化
，
更
加
不
應
做
違
法
事
情
，
傷
害
他
人
。

選
舉
實
在
是
一
面
照
妖
鏡
，
誰
又
會
甘
心
為﹁
代
罪
羔
羊﹂
放
棄

一
千
六
百
多
萬
立
法
會
議
員
薪
津
呢
？
由
從
前
建
制
泛
民
之
爭
到
今

屆
變
成
世
代
之
爭
、
激
進
溫
和
之
爭
、
愛
國
戀
殖
之
爭
，
刀
光
劍

影
。
明
眼
人
看
出
九
月
立
法
會
選
舉
就
是
明
年
二
月
特
首
選
舉
前
哨

戰
，
從
街
戰
到
網
絡
，
不
斷
炒
作
話
題
，
疑
似
特
首
候
選
人
每
出
金

句
，
必
成
新
聞
焦
點
。
奉
勸
候
選
人
切
勿
跟
車
太
貼
，
小
心
車
毁
人

亡
！ 七原則談政治

阿
姐
汪
明
荃
又
要
演
粵
劇
，
這
次
是
九
月

中
旬
在
文
化
中
心
五
天
演
出
三
齣
劇
目
，
其

中
三
場
是
改
編
自
意
大
利
作
曲
家
普
契
尼
的

經
典
名
劇
︽
蝴
蝶
夫
人
︾
，
不
過
演
的
是
劇

情
，
唱
的
曲
調
卻
是
粵
劇
。

小
時
候
未
識
西
方
歌
劇
時
，
就
愛
聽
︽
蝴
蝶

夫
人
︾
的
主
題
曲
，
非
常
悅
耳
動
聽
。
愛
上
歌

劇
後
，
就
看
過
不
同
版
本
的
演
繹
，
但
是
粵
劇

的
︽
蝴
蝶
夫
人
︾
卻
從
未
看
過
。
聽
阿
姐
說
，

最
早
是
唐
滌
生
寫
過
劇
本
，
紅
線
女
和
新
馬
師

曾
曾
經
演
出
過
。
而
阿
姐
在
十
年
前
都
曾
演

過
，
可
惜
都
沒
有
機
會
觀
賞
。

這
次
改
編
的
粵
劇
，
是
由
葉
紹
德
主
理
，
但

經
羅
家
英
改
動
，
想
必
精
彩
萬
分
。
十
年
前
的

演
出
，
因
為
羅
家
英
臨
時
有
事
，
未
能
出
演
美
國
海
軍
上

尉
平
克
頓
，
今
次
是
兩
人
首
度
合
演
，
更
有
福
陞
粵
劇
團

的
尤
聲
普
扮
演
水
兵
占
士
，
實
屬
難
得
的
創
舉
。

我
自
己
心
裡
想
，
用
廣
東
話
演
繹
的
戲
曲
，
故
事
背
景

發
生
在
日
本
，
平
克
頓
和
蝴
蝶
的
結
識
，
是
因
為
到
歌
台

妓
院
尋
歡
，
如
果
加
上
粵
語
和
日
本
語
的
諧
音
，
一
定
有

不
少
有
趣
的
事
情
發
生
。
比
如
假
如
占
士
一
口
咬
下
日
本

魚
生
，
覺
得
難
吃
，
說
了
聲
不
好
意
思
，
想
吐
出
，
結
果

是
被
誤
以
為
是
日
本
語
好
吃
的
發
音
，
繼
續
不
斷
把
魚
生

塞
進
占
士
的
嘴
裡
，
豈
不
有
趣
？
又
如
日
本
語
好
吃
的
另

一
個
說
法
，
粵
語
的
諧
音
是
豪
邁
，
當
平
克
頓
學
會
之

後
，
說
東
西
好
吃
時
，
占
士
立
即
做
出
水
兵
的
豪
邁
但
滑

稽
的
動
作
，
想
來
也
很
搞
笑
。

劇
中
的
蝴
蝶
最
後
選
擇
的
是
切
腹
自
殺
，
如
何
演
繹
？

我
很
好
奇
。
絕
不
會
像
日
本
小
說
家
三
島
由
紀
夫
那
般
赤

裸
裸
的
慘
烈
吧
？
一
定
是
淒
美
得
讓
人
落
淚
的
切
腹
，
才

能
配
得
上
阿
姐
的
演
繹
。
福
陞
粵
劇
團
的
︽
蝴
蝶
夫

人
︾
，
期
待
能
成
為
粵
劇
的
經
典
。

蝴蝶夫人

今年以來，各大都城樓市火爆再現，新地王不
斷誕生，豪宅名邸接踵開盤，房價屢創新高。筆
者所在的城市，據說地產也進入品質時代，幾個
高端項目衝破了三萬元一平米大關。眼看四周華
廈聳起，一片金碧輝煌的包圍中，我居住的樓房
愈發顯得陳舊簡陋。我棲身的小區，位於城市二
環路西側，方圓二三平方公里的範圍內，集中了
好幾個單位的幾十幢宿舍樓。這些房屋都是上世
紀90年代中期建的，多由員工集資、單位出面委
託建築隊施工蓋成。當時便覺得房屋結構設計不
合理，採光、通風不佳，建築材料和工程質量也
難恭維。20多年過去，歲月消磨和風雨侵蝕之
下，有的房子漏雨了，有的房子跑水了，有的房
子電路出現故障，還有人家牆壁和天花板掉皮、
地面凹陷。不少人在別處買了新房，便將舊房賣
了或出租。實話說，我在這裡也住膩了，也想搬
走，可看眼下樓市的價格，再摸摸自己的腰包，
一時喬遷無望。困愁之中，稍可安慰的是，家離
單位很近，走路5分鐘即到。
三月的一天，我在家裡洗衣服，忽然看見洗手
間主下水管往外滲水，趕緊上網找家政服務人
員。半小時後，來了個修理工，看了看說：「水
管太舊了，需換新的。」他用電鋸將原先的鑄鐵
水管鋸掉一截，換上PVC管，換管前在水管內側
刷了點白膠。手腳倒是挺利索，不過，他並未要
求關閉單元水管閥門，我樓上還有三層住戶，夾
雜着米粒菜葉的用水在嘩嘩下洩，他的換管全程
都是帶水作業。水管換好後，當下雖不漏了，但
我不放心，讓他留下了名片。果然，幾天之後，

水管又滲水了，我打電話叫他過來。他來後與上
次一樣，鋸管換管刷膠，又是帶水作業，我說：
「這樣會影響效果，說不定還要返工。」他連
說：「不會，不會，絕對不會。」
可一個月後，水管並不遵守他的承諾，又滲水
了，我對那人也失望透頂。打電話給單位管後勤
的科長，一番周折後，科長派來兩位師傅，他們
也帶來一根PVC管，可看着就比以前的結實。師
傅將原先的水管鋸掉後，將新水管換上，方法差
不多，但刷的是一種極黏稠的膠，顏色為棕色，
且隨即關閉了整個單元的水管閥門，兩個小時
後，待密封膠和塗在水管連接處的堵漏靈乾了才
打開。經這兩位師傅一修，下水主管道算是服帖
了，至今不漏。
師傅告訴我，舊鑄鐵水管要延長使用壽命，須
刷一遍油漆，防止銹蝕。十幾年前，我曾買過幾
桶油漆，兌上一些汽油，把家裡的牆圍和暖氣片
刷成白色的。那時自我保護意識不強，在滿屋刺
鼻的甲醛、苯的氣味中，我竟讀書看報，夜晚酣
然入睡。而今說什麼，我也不敢如此粗率了。思
來想去，拿不定主意，忽然看見腳下還有未用完
的堵漏靈，這種東西狀似水泥，我想多兌些水，
將它們做成糊狀，然後刷到水管上，效果不是和
油漆一樣嗎？且不會產生有害氣體。說幹就幹，
我找出幾個盆子，還有毛刷，將堵漏靈加水稀釋
後，開始往廚房和洗手間的鑄鐵水管上刷，水管
上的銹斑和破損處很快就被糊住了。兩小時後，
活幹完了，欣賞着自己的戰果，我挺得意，一邊
唱着歌，一邊清理掉在地面的殘渣，不想就此鑄

下大錯，我不是將這些殘渣揀起放進垃圾桶，而
是直接用水沖入下水道。當時雖無礙，可兩天後
下水道排水不暢了。
只好又上網，又打電話，找來一人。那人攜帶
管道疏通機而來，將一長鞭狀的疏通簧探入下水
道，開動機器，疏通簧在管道內反覆震盪，帶出
一些油膩和碎屑，折騰了一小時，排水太慢雖有
改善，但仍不順利。我問他：「是不是沖入下水
道的堵漏靈附着在管道內，不好清理？」他說：
「與此無關，而是管道內有東西堵在彎頭裡，可
疏通簧無法抵達該處。」他試了多次，均告無
功。我不太理解，現今科技如此發達，怎麼就沒
人研製一款能有效清理管道內部垃圾的機器呢？
看那人年紀不大，思維和表述也清晰，我問他從
事此業幾年，他說五六年了。我說：「這樣的故
障，別人家肯定也有過，你完全可以研究發明排
解故障的機器呀，那樣你就可申請專利了。」他
嘿嘿一笑。這時手機響了，有人叫他去幹活，朝
我收了150元錢，他趕緊走了，可我家的下水
道，他並未徹底修好。
過去蓋的樓房，多是五六層，沒有電梯，也無
地下室，而是家家配有一間蓋在樓外的小房，以
放置雜物。5月初，眼看雨季快到了，一天我上小
房頂查看，發現有幾道裂縫，如果連天陰雨，怕
要「屋漏無乾處，雨腳如亂麻」了。第二天找來
一修房頂的工人，他說姓張，我問價格，他支支
吾吾，我心想修下房頂能有多貴，先幹活吧。他
動手幹起來，先支起一口大鍋，將一大塊橡塑油
膏放入鍋中，點火燒化，然後用桶提到小房頂上
澆下，再用一木板刮平。我僅有二三平米的小
房，他竟用了三大塊油膏。活幹完了，他口齒清
楚了，說一塊油膏300元，三塊相加900元。我吃
了一驚，難怪他剛才不明說，原來是怕我嫌貴，
不讓他幹呀。我笑了笑，只要活幹得好，貴就貴

點吧，把錢如數給他。與修水管的人一樣，張也
沒讓我省心。兩天後我便見那油膏往下滴，小房
門前落了一地，打電話叫他過來，返工補修好幾
次。幾個鄰居今年也找張修了房頂，他們的小房
四周也掉落些油膏，大家都埋怨此人幹活不行，
材料不好，要價不菲。
許多城市裡，老小區為數不少，舊房佔住宅總
數應在一半以上，大量市民出入生活其間。類似
我遇到的水管跑水或堵塞之事，每天都會發生。
誰家碰到了，都會很棘手，處理不當或不及時，
還容易引起鄰里糾紛。應該提及的是，舊房修繕
和水管、電路維修，並不是一般人隨手能幹的，
而是技術性較強、且需要使用專業設備和材料的
工作。多數市民逢遇此類麻煩，第一選擇都是上
網或打電話，找家政服務人員。
依我的經歷來看，現今各類維修人員素質參差
不齊，工作質量和態度不一，所用材料也無規範
與標準。即使這樣，找他們報修的電話，還是一
個接一個，可見市場需求之大。也許正因如此，
他們有時大大咧咧、幹活馬虎。早幾年，便有人
指出，家政服務從業者多為農村進城人員和下崗
職工，文化偏低，未受專業技術培訓，導致服務
質量較差。家政服務屬於第三產業，資料顯示，
中國城鎮家庭的需
求，可為5,000萬人
提供就業崗位。近年
來，隨着社會發展和
居民收入增長，人們
對家政服務提出了更
高更多的期許。怎樣
管理和培訓從業人
員，提升工作質量，
應引起有關部門的重
視。

舊屋修繕小記

雖
然
散
文
高
手
曾
經
告
誡
過
，
在

副
刊
上
寫
專
欄
切
忌
無
病
呻
吟
，
理

由
是
作
者
身
邊
小
事
，
不
會
引
起
讀

者
興
趣
，
但
是
話
說
回
來
，
初
出
道

或
不
知
名
小
作
家
的
身
邊
小
事
，
讀

者
沒
興
趣
不
奇
怪
，
紅
透
半
邊
天
的
大
作

家
，
談
他
身
邊
的
芝
麻
綠
豆
，
讀
者
還
是

津
津
有
味
吧
。

曾
聽
有
人
說
過
有
個
女
讀
者
，
得
知
心

儀
的
女
作
家
跟
她
做
了
鄰
居
，
為
了
探
知

這
個
女
作
家
的
私
生
活
，
每
天
便
等
女
作

家
外
出
時
翻
看
她
放
在
門
前
的
垃
圾
包
，

看
她
吃
過
什
麼
牌
子
的
巧
克
力
、
用
過
什

麼
牌
子
化
妝
品
、
有
沒
有
吃
什
麼
藥
，
連

這
些
都
感
興
趣
，
女
作
家
有
病
無
病
呻

吟
，
必
然
也
同
樣
關
心
了
吧
。
問
題
就
是

看
作
家
的
名
氣
，
是
不
是
大
到
可
迷
住
他

或
她
的
粉
絲
。

而
作
家
名
氣
大
了
，
天
上
繁
星
，
地
上

螞
蟻
，
題
材
順
手
拈
來
，
光
是
文
采
已
夠

吸
引
讀
者
，
哪
還
擔
心
這
個
那
個
不
合
讀

者
胃
口
，
粉
絲
只
怕
他
或
她
少
說
私
人
小

事
才
看
得
不
夠
痛
快
。

像
日
本
大
江
健
三
郎
這
樣
的
大
作
家
，

筆
下
提
及
痛
風
，
他
大
拇
趾
的
病
患
，
讀

者
自
然
就
關
心
到
了
，
其
中
還
有
關
心
得

要
命
的
，
只
是
可
怕
在
有
人
要
他
的
命
。

原
來
一
九
九
四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大
江
健
三
郎
這
個
日
本
良
心
作
家
，
曾
在

其
作
品
中
斥
責
過
日
本
侵
華
期
間
進
行
過

南
京
大
屠
殺
和
七
三
一
的
暴
行
，
同
時
又

拒
領
過
日
本
政
府
頒
發
給
他
的﹁
文
化
勳
章﹂
，
從

此
終
生
樹
敵
，
除
了
不
斷
遭
受
日
本
雜
誌
某
大
記
者

人
身
攻
擊
外
，
軍
國
主
義
的
擁
護
者
更
加
恨
不
得
削

其
肉
、
寢
其
皮
。
大
江
嗜
酒
患
上
痛
風
，
曾
在
報
上

副
刊
文
藝
版
上
提
及
傷
患
，
文
章
給
奉
命
懲
罰
他
的

軍
國
主
義
黑
手
看
到
了
，
襲
擊
他
的
時
候
，
有
人
第

一
時
間
就
脫
掉
他
的
襪
子
，
另
一
個
人
看
準
他
痛
風

腫
脹
的
患
處
，
就
高
高
舉
起
帶
來
的
鐵
槌
，
瞄
準
他

左
腳
拇
趾
狠
狠
一
擊
，
他
做
夢
怎
會
想
到
這
次
有
病

呻
吟
會
帶
來
痛
不
欲
生
的
慘
遇
。

這
故
事
是
不
是
同
時
提
醒
名
作
家
們
，
筆
下
也
應

慎
談
私
事
，
一
旦
與
人
曾
經
結
仇
結
怨
，
便
得
預
卜

一
下
可
能
發
生
的
後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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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小
彬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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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袖翠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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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隨想
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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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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